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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口的店铺搬走了
却带不走复旦学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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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角场··
街区

�店铺的消亡不仅是城市商业业态的变迁，曾经与之产生关联的人，他们的
回忆也在发生着瓦解与重构。

国顺路、政肃路路口的店铺搬离后，一代复旦学生关于这里的记忆，也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模糊。

“

2021年 10 月，因为房屋租赁合同到期，在国顺路、政
肃路路口附近的各家店铺，大多都将在 10 月底之前离开
这里。

这些店铺短则四五年，长则二十年，在复旦大学周围陪
伴了一代又一代复旦学生的成长。 对于这些店铺的印象构
成了学生们对于复旦，甚至是对于上海的集体记忆。随着商
业业态的变迁，学生们的记忆也在经历着摧毁与重构。

11月 1日，照亮政肃路东边的将不再是琳琅满目的各
家招牌，只剩月光透过树荫落在墙面上，指引着行路的人。

最后十天
雨后的空气中水汽氤氲，风不大，但傍晚 13 度的气

温还是令人瑟瑟发抖。不到下午四点，正在睡觉的老板娘
就被敲门声吵醒，提前开始营业。四点半，这家十字路口
旁的苍蝇馆子，排队的人已经站到了门外。
一切源于老板娘在 21 日上午发的一条朋友圈：“阿

猫这几天就要关店了，也就永久性的，大家如果想吃阿
猫，就抓紧来吧！以后就不复存在了！感谢大家十四年的
陪伴与支持。”
突如其来的关店，使人们带着惊讶、遗憾、疑惑蜂拥

而至。
面对插队的顾客，素来温和的老板娘一反常态，让他

们“赶快滚蛋！”转过身来，面对十几名前来吃饭的学生，
她很快又红了眼，不断对人群说着谢谢。
各家店铺离开的时间并不相同。有的店铺的定格在

了 10 月 21 日，当天下午，桂林米粉停止营业。22 日上
午，两天前刚结束营业的东北大馅水饺，以及早点炒饭油
条、桥头排骨三家店面只剩下砖块。和阿猫的情况一样，
“复旦旧书店”和“兰州拉面”也收到了在 10 月 31 日前
搬离的通知。
相比之下，同在政肃路上的“邻里川菜馆”更早得知

了消息，也为搬离做足了准备。9月，老板就从房东口中
得知街道要收回店铺，很快在三号湾找到了店面。10 月
初，邻里贴出告示，因房租到期，店铺将于 2021 年 11 月
底搬迁至三号湾。
这次一起搬离的店铺，还有国顺路上的沙县小吃、桂

林米粉和政肃路菜市场二楼、三楼的网吧和旅馆。几位老
板都证实，搬离的原因是“房屋租赁到期”。
早在 2020 年底，一张“网上信访受理（投诉）中心”

的截图就在复旦大学学生之间开始流传。写信人自称是
阿猫的老板娘，接到了收回店铺的通知，希望能继续在这
里经营下去。经阿猫的老板娘证实，这确实是她写的信
件。
五角场街道办事处 2020 年 11 月 19 日给出的答复

中提到：“根据区委区府关于加强房屋资产管理要求，经
街道讨论决定，属街道出租的所有房屋将在合同到期
（2020 年 12月 31 日）后全部予以收回，不再续签合同，
今后将不再予以经营性出租。”
复旦旧书店的老板张强对比了 2020 年 10 月和

2021 年 10月收到的两封要求搬离的律师函，理由没有
发生变化：“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相关条款规定有意在
租赁双方租赁期满后随即解除该租赁合同不再续租，最
终将房屋收回。”张强今年收到的律师函提到，因为春节
和疫情，搬迁推迟到了 2021 年。

20年、14年、10年
2021 年复旦大学的毕业晚会上，张强受邀参加了红

毯仪式。最初他很惊讶自己能受到邀请，他觉得“复旦学
生的认可是对我最大的认可”。
“复旦我们先不说，南大、浙大、北大的老师和学生都

来过，专门奔着我们来的。”张强在复旦旧书店里认识了
来自天涯海角的朋友们。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云深会在微信上转发复旦旧

书店的报道，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专门来店里找过史料，中
文系教授傅杰曾为他题过字，另一位中文系教授陈尚君
也是店里的老主顾，说起北京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
来店里买过书的教授，张强也是如数家珍。
20 年里，书店从街边小摊，到菜市场二楼的小隔间，

再到后来独踞五六百平米的巨无霸，变成不久就要离开
的“复旦旧书店”。从最初只为养家糊口，到如今“真的能
够为文化做一点事情”，这条路张强走了 20年。
饱受学生称赞的，不仅有旧书店的精神食粮，还有更

多满足学生口腹之欲的临街小店。
“我所在的学生组织负责人，世博会的时候每天要做

四个版面的报纸，名字叫《早安世博》，连着 18 天，每天
晚上他都会点阿猫的外卖。”2011 年，许遥考入了复旦大
学历史系，这 10 年里，他听说了太多与这些店铺有关的
故事，有时，他就是这些故事的主角。
许遥在阿猫二楼玩过桌游，调侃过因为桌子擦不干

净，卡牌上总是有黏腻的手感；他是东北大馅水饺的老顾
客，中午想吃个饺子，就会约上朋友过去，房间简陋，但并
不妨碍聊天畅快；他也很喜欢阿猫隔壁的桂林米粉店，不
过很少吃店里主打的螺蛳粉，而更喜欢那里的麻辣牛肉
炒饭。
与如今鳞次栉比的餐馆大相径庭，14 年前的国顺路

只有几家服装店、便利店、五金店，学生们沿着政肃路向
东走，要么直行，要么左转，“走到路口就到头了”，不会
有人看向如今阿猫的位置，“是我和东北水饺带活了这条
街。”阿猫的老板自豪地说。
早年阿猫卖过面条，也做过盖浇饭，后来专门做水煮

鱼、酸菜鱼。老板想到猫喜欢吃鱼，便把猫和鱼组合到一
起，有了如今“阿猫一条鱼”的店名。最初阿猫只有如今
一楼过道处的大小，旁边是五金店，二楼是洗浴中心，
2016年左右合并了周边店铺，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阿猫的老板说，只要是学生喜欢吃的菜，他们就会一

直做下去。牛蛙从一斤 5块涨到 20 块的时候，老板也会
咬咬牙限量供应；10 年过去，阿猫的菜谱上还能找到许
遥钟爱的“鸡粒烩豆腐”；盖浇饭卖了 14 年，到现在依然
是单人餐的热门选择。
每年毕业季，阿猫的老板娘都会在朋友圈发自己与

学生的合照，送别学生们“奔向世界各地，大展宏图”。而
10 月 30 日中午，也到了顾客们告别阿猫的时候，店内贴
出了告示“阿猫营业至今天晚上，感谢大家。”

命运的分叉路口

过了 10月 31日，国顺路、政肃路路口的各家店铺将
走上命运的分叉路口。
12月，邻里将在三号湾重新开业，尽管房租更贵，但

老板说菜价和以往应该相差不大。张强还在等待，希望能
将搬离的时间推迟，但在长兴岛的仓库已经“书满为
患”，要存放店内的五万多册书，他还需要另谋出路。
阿猫的老板娘在 10 月 21 日下午曾经和学生们说：

“菜场改造后如果有大的店面，我想办法干一个下来，做
你们喜欢吃的咸蛋黄鸡翅、咸蛋黄虾仁豆腐。”
但是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老板和老板娘一致

表示 12月之前可能不会再营业了。他们这 14年太累了，
每年只有春节前后共一个月的休息时间，现在他们需要
休息一下了。他们以后还会做餐饮，但不会再租这么大的
店面了，至于位置，老板说还没想好。
阿尔多·罗西将城市视为“集体记忆”的所在地，当

个体或集体的记忆被城市中的某个片段所触发时，过去
的故事就会连同个人的记忆和秘密一同呈现出来。在复
旦大学 2020 级新闻学院本科生李绮那里，城市记忆关乎
夜晚、爱情和一位“乐观善良的老板娘”。
2020 年的一天夜里，她从文科图书馆走出来，还没

有来得及走到宿舍，就因为感情问题在国顺路上哭了起
来。人很少，街道很安静，她哭得很大声。刚打烊出门的老
板娘过来安慰她，“你要是为了这些事情哭，你爸爸妈妈
知道会很难过的。”那时老板娘说阿猫可能开不下去了，
也安慰她生命中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
2019 年，许遥从复旦大学政治系研究生毕业，在复

旦的 8年中，许遥经历了南区一条街改建，经世书局旁饭
店的搬迁，文科图书馆门口的黑料理整治，他说：“城市的
新陈代谢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并不是一件波澜不惊的事
情。”
得知店铺关停的消息后，他感叹：“同学毕业了，曾经

的店铺搬离了，很多关于学校的记忆和生命体验也被迫
割舍。”许遥说国顺路、政肃路的商业业态已经成为他生
命体验的一部分了，而这些店铺的搬离，正是对他回忆的
摧毁和重构。
2021 年 10月 21 日夜里 10 点半，政肃路上每天新

鲜果汁吧的招牌依然亮着，和周围的店铺一起，照亮了半
条政肃路。店门口聚集了十几位刚刚打完排球，前来解渴
的学生，他们笑着、闹着，讨论着今天的球和明天的未来。
14年前，2007年 10月 22日，，“阿猫一条鱼”在国

顺路正式开业。14年后的这一天，阿猫周围的东北大馅水
饺、早点炒饭油条、桥头排骨三家店已经离开了这个路口。
在政肃路的夜里，以菜市场旁的楼梯为界，东边归月

光，西边归灯火。
（复旦青年）

“邻里川菜馆”窗外张贴的搬迁通知

夜晚的国顺路、、政肃路路口

复旦旧书店


